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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今年 3 月和 9 月，江西服装学院副教

授、服装设计师成昊分别带着主题为“涅

槃”和“蝶”的时装大秀，登上 2025 中国国

际时装周。他提出“蜡染+”的概念，打破非

遗之间不同工艺的壁垒，将蜡染、绳结、编

织等融汇在同一设计语境之下，还将 3D打

印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皮雕技艺的传承人孟璐璐，创立

“荒野牧作”品牌，将传统皮雕技艺与牧区

自然生态元素结合，通过设计转化赋能乡

村振兴，至今已实际改善农牧民家庭收入

20 余家，带动 30 余位农牧民从事皮雕皮

具制作。

创立于 2013年的“王的手创”品牌，以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苗绣为核心，专注

于苗绣手工艺的创意设计，形成“新国潮”

风格。在 10 余年间，品牌将小众手艺推向

大众市场，带动 5000余位偏远山区手艺人

在家就业增收。

11 月的云南大理，有风花雪月，更有

多彩非遗。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等单位在

此举办的 2025 非遗品牌推广周，汇聚 121
个品牌，其中 61 个是非遗工坊品牌，展示

了其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的经验成效。

“当下，非遗产品到了建立‘品牌’

的时候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

岸瑛说。

为年轻人的非遗传承创
新开辟一个新赛道

孟璐璐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小时候

常跟着父亲出差，满新疆地跑，看到很多地

区的牧民都会制作皮雕，“那些精美的花

纹，让我着迷”。

长大后，毕业于平面设计与产品设计

专业的她，在 2013年成立了自己的皮雕工

作室。2014 年的一天，孟璐璐随团队到新

疆伊犁特克斯县库热村，一位蒙古族的大

娘拿来一双包了浆的酒红色牛皮靴给她

看，“那是一双孩子穿的小皮靴，太旧了，虫

咬、风化，脚后跟已经完全开线”。

“大娘告诉我，那是她的父亲——十里

八乡有名的皮具手艺人——在她小时候给

她做的靴子。现在，她的孙女也已经和她穿

这双靴子时一样大了。大娘说，现在家里吃

喝不愁，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总想把父亲

给她做的靴子修一修，然而这门家族手艺

已经失传了。”

“大娘一直重复说，好遗憾、怎么办。当

时我就想，不能让这种遗憾持续下去，用我

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我要和时间赛跑——

不仅仅是把一件东西做出来，而是要可持

续，让更多人加入进来。”孟璐璐说。

皮雕产品过去主要是牧民自产自用，

孟璐璐认为，扩大消费群体是关键，让更多

人感受到皮雕的魅力。这些年，孟璐璐带着

皮雕亮相全国各地的非遗展会。在她的展

位上，很少出现本人照片，皮雕手艺人的照

片是绝对主角。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 10个部门印

发《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

通知》，提出“实施传统工艺品牌扶持计划”

“提升传统工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陈岸瑛看来，与单件产品相比，品牌

是一个更大的“目标对象”，具有更高的“能

见度”，“乡村往往处在交通和信息的偏远

地带，品牌有助于乡村非遗被外界看到”。

“品牌建设，不但促进单个非遗项目的

多元化发展——一个项目可以细分为风格

迥异的不同品牌；而且在非遗代表性项目

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之外，为年轻人开辟

了一个新赛道，使年轻人的传承创新被更

多人看见。”陈岸瑛说。

通过品牌搭建桥梁，为手
艺人提供设计支持与销售通路

成昊的经历有着与孟璐璐相似的“触

发”。“2016 年，在北京《千年窝妥》（窝妥，
即苗语蜡染的衣服——记者注）的展览上，

我第一次看到来自贵州大山的苗族蜡染，

我被震撼了。”回忆起近 10年前的那一幕，

成昊的眼中依然闪着光。

贵州丹寨的“苗族蜡染技艺”是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历史可追溯到唐代。早在

16 年前，宁航蜡染的创办人宁曼丽曾“三

顾蜡染村”，带着身怀蜡染技艺却依然贫困

的 70多位苗族妇女走出大山，共同创业。

2017年，成昊第一次走进宁航蜡染非

遗工坊，看到一群苗族妇女坐在木凳上，用

蜡刀在土布上绘画，“当时她们已经 10 个
月没有收入，但她们在笑着，她们相信蜡染

有未来”，那一刻，他决定学习苗族蜡染。

在 2025非遗品牌推广周上，已经成为

苗族蜡染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成昊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修炼好‘内功’，再

用现代视角、国际语言去诠释，非遗一定能

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

如今，在宁航蜡染非遗工坊的带动下，

丹寨县颇具规模的蜡染工坊企业已发展到

20 余家，蜡染产值达 2000 万元以上，带动

700余人增收。

“王的手创”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王丹

青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民间艺术专业，“求

学与生活都在贵州，我有大量机会深入山

区的民族村寨”。在和村民的接触中，她发

现，他们普遍掌握精湛的手工技艺，但这些

技艺的价值难以充分发挥。

“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产品设计能力与

销售渠道，好手艺难被外界看见，更无法转

化为稳定收入。同时，女性群体因需照顾家

中老人与孩子，无法前往大城市务工。能在

家门口靠手艺赚钱，成为她们最迫切的需

求。”王丹青说。于是，她决定做一个“连接

平台”：通过品牌搭建桥梁，为手艺人提供

设计支持与销售通路。

王丹青认为，对乡村振兴来说，非遗品

牌的作用在于以工艺为纽带，连接城乡。她

直言，现在有些所谓“非遗开发”脱离了传

统手工艺，停留在图案借用等浅层，这种模

式无法为乡村手艺人创造持续收入。

“真正有价值的非遗品牌，会将传统

手工艺作为核心。一方面，通过培训提升

手艺人技能，让他们靠手艺获得稳定收

入；另一方面，将手工艺品与现代生活需

求结合，搭建‘传统技艺+现代生活’的

通道。”王丹青说。

做扎根生活、贴近大众的
“传统文化传递者”

陈岸瑛说，近 10 年来，非遗保护成果

丰硕，尤其在传统工艺领域；此外，随着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传统工艺产区如江西

景德镇、江苏宜兴、江苏镇湖、云南鹤庆等，

也都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这都为品牌

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王丹青最早的实践地贵州台江，当

地手艺人最初对他们充满了不信任——此

前遇到过外地合作者拖欠报酬、中途失联

的经历。于是，她采取“先预付费用、再按件

结算”的合作模式。双方逐渐建立起信任，

也为后续合作打下基础。

如今，“王的手创”已在贵州、四川、浙

江、云南、新疆、陕西、江西、湖南等地的乡村

建设手工基地。从一件产品到一个品牌，王

丹青认为，最难的是手工生产的品质标准

化建设。“乡村手艺人的技艺水平扎实，但

他们的创作多依赖个人经验与主观判断，

这与供应链‘稳定、可控’的要求存在矛盾，

会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影响品牌口碑。”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王丹青总结为“定

标准”和“强落地”，以刺绣为例：首先，和绣

娘制定手工生产的具体标准，明确质检要

求；其次，对新合作的手艺人开展系统培

训；最后，在生产全流程中做好质检。“这一

套流程，是我们从单个非遗品类扩展到综

合供应链的关键经验。”

谈到品牌的名字由来，王丹青解释，

“王”字源于甲骨文，汉代董仲舒说“三横

者，天、地、人也；参通之者，王也”。“发展至

今，对‘王’的解读已脱离权力象征，转而聚

焦与人民紧密联结——这也是我们想传递

给消费者的非遗形象：扎根生活、贴近大众

的‘传统文化传递者’。”

孟璐璐和团队持续记录皮雕手艺人在

制作皮雕过程中的激情和微笑。“我要让

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东西不只在周边的乡

镇售卖，还可能到北京和上海，甚至走出

国门。我会把顾客的反馈告诉他们，他们

很自豪，知道自己的手艺没有被抛弃、是被

尊重的，自己是能为这个时代出力的。”孟

璐璐说，“我们最想看到的，是一个‘精气

神’提升起来的乡村振兴。”

青年为非遗创品牌 老手艺撑起乡村“精气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谭思静

“主墓室门开启的那一刻，我们都惊呆

了！满眼都是玉器，玉片、玉璧、玉衣残件，

铺满了整个墓室，几乎无从下脚。”回忆起

30 年前的情景，江苏省徐州汉兵马俑博

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狮子山西汉楚王陵

考古发掘亲历者葛明宇的眼中，依然闪烁

着兴奋的光。

1994年 12月，22岁的葛明宇作为考古

队最年轻的成员，参与了这场期待已久的

考古发掘。当他沿着 56米长的墓道缓缓深

入，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照亮的是一个

令人震撼的“玉器世界”。

“光金缕玉衣的玉片就将近 4000 片，

大型玉璧直径超过 30 厘米。可以说，只要

器型完整的玉器，几乎都能达到一级文

物标准。”葛明宇说，“这种震撼的考古初

体验，让我更加确信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人

生道路。”

狮子山楚王陵是一座特大型的西汉王

陵崖洞墓，这座陵墓因山为陵，凿石为墓，

墓体开凿入山体内部达 100 多米，建造奇

绝，结构复杂，包含 12间功能各异的墓室。

其陵墓建造、墓葬规制与葬制理念，在汉代

诸侯王墓中极为罕见。

陵墓中出土各类珍贵文物 2000 余件

（套），包括由 4000余片和田白玉穿缀而成

的一件金缕玉衣，以及目前发现最精美的

一批汉代玉器，200 多方西汉楚王国的实

用官印，数十万枚汉代“半两”铜钱，大量的

金银铜器和铜、铁兵器等，填补了汉代文物

考古的许多空白。此外，其墓主身份的学术

争议，也持续推动着对汉代王陵制度和西

汉楚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探讨。

“走上考古这条路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

受家中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葛明

宇从小便对历史文物有着极大的兴趣，“我

觉得自己走上考古之路是一件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后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文物与

博物馆专业。那时除了上各类专业课，他最

期待的就是每个周末跟着老师同学去上海

的古玩市场“淘宝”。

“那时，我们最喜欢去古玩市场淘旧钱

币。卖货的人常常扛着一麻袋的钱币过来

摆摊，我们就从里面翻找，一个钱币从两毛

到一块钱不等。我在里面找到过大样的‘永

乐通宝’‘雍正通宝’等币种。”葛明宇说，

“别小看这些小小的钱币，要想淘到‘真宝

贝’，它需要你了解每个历史朝代的年号，

古代钱币的各种版式、样式等各个方面。这

个过程不仅锻炼了眼力，更重要的是获得

对古器物的感性认识和鉴别能力。”

葛明宇非常佩服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

先生。“耿先生是被文博界誉为‘人间国宝’

‘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的泰斗级人物。

一堆没有标签、没有年代记录的碎瓷片，他

用眼睛看釉色、摸胎质、辨纹饰，从蛛丝马

迹里抠出文物的‘出生证明’。这种能力是

许多文物鉴赏人的一生追求。”

因为对历史文物执着的热爱，葛明宇在

毕业分配时作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颇为不

解的决定——放弃留校读研的机会，前往徐

州参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工作。

“我的班主任陈宏京老师希望我留校读

研，但我听说江苏徐州的王陵发掘项目，就

毫不犹豫地来了。”葛明宇坦言，“作为一个考

古人，一生能参与一次古代王陵的考古发掘

是极其难得的机缘。这也是我一生的幸运。”

这个选择，也与他深厚的乡土情结有

关。葛明宇的家乡徐州沛县，是汉高祖刘邦

的故里，他与时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

长的王恺亦是同乡。“王恺老师和我家是世

交，他对我说‘你要想来，我就带你’。”从

此，葛明宇踏上了与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相

伴半生的考古之路。“这成为我考古生涯中

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王陵发掘项目。”

10年坚守，楚王陵重现于世

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发掘，是一条充

满坎坷的探索之路。从 1984年徐州砖瓦厂

在狮子山西麓取土烧砖，挖出一处汉代兵

马俑坑，到 1994年正式发掘，整整 10年间，

考古队经历了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

为什么狮子山上的王陵这么难找？葛

明宇解释：“这与徐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

相关。徐州地处江苏省西北部的山东丘陵

延伸地带。这里虽然属于黄淮平原，但实

际上是个‘冈岭四合’的地方，全市有 400
多个小山头。这些山体的原生土层很薄，

不到一米，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

面对这样的地质条件，传统的考古勘

探方法束手无策。“洛阳铲在徐州根本无用

武之地，我们的勘探工作必须另辟蹊径。”

葛明宇说。

从 1986 年开始，考古队先后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的科技考古实践。“第一次是在

1986年春季，请求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地质

普查大队帮助，他们带来刚从美国购进的

微伽重力仪帮助查找；第二次在 1987 年，

由中国矿业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宁书年

出面组织，邀请了 10个省市的 30多位有实

践经验的科技专家，动用了先进仪器再次

勘探；第三次科技寻墓在 1990年春，江苏省

地震局的张治天等 8名地质专家来到徐州

勘墓，进行了仪器探测。”葛明宇说，这无意

中成就了中国现代科技考古的开端。

然而，这些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科技手

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一方面是当时的技

术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是狮子山特殊的

环境干扰——整个狮子山山坡上有 400多
户民居，家中的电视机、无线电、铁制农具

等，都会对探测设备产生干扰。”葛明宇说。

更让考古队感到压力的是学术界的质

疑声。“当时有学者认为，狮子山发现的汉

兵马俑，可能只是汉代烧制陶俑的窑厂，而

不是王陵的陪葬坑。”葛明宇回忆，“因为在

此之前，除了秦始皇能用庞大的地下兵马

俑军阵陪葬之外，大家都认为其他帝王陵

都没有发现兵马俑，徐州更不可能。”

在这样的困境中，王恺异常执着。葛明

宇记得，他经常独自一人在狮子山上摸索，或

到周围村庄里与村民聊天，寻找线索。即使在

其他队员因看不到希望陆续离开、经费捉襟

见肘的情况下，王恺依然坚守。

转机出现在 1991 年的一次寻常交谈

中。一位村民无意中向王恺提及，狮子山南

坡有户人家挖了几个“大红薯窖”，每个窖

能存放两三万斤粮食。“这句话听着平平无

奇，但在我们考古队员听来犹如惊雷！”葛

明宇至今回忆起来仍显激动，“山体上都是

石头，哪来这么多土？怎么能挖出这么大的

窖？这背后一定有问题！”

考古队立即在红薯窖周边布设探沟，

很快就在第二条探沟中发现了人工开凿的

石壁。当看到那些整齐的凿痕时，王恺激动

地说：“找到了！”

1994年 11月 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

准了狮子山汉代陵墓的发掘，考古发掘工

作正式启动。作为最年轻的队员，葛明宇承

担了多方面的工作，“晚上要在工地值班，

看守发掘现场；白天要进行考古绘图和器

物的发掘清理，有时候还要帮忙做饭”。

考古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葛明宇

回忆：“那时，狮子山还属于城郊，交通不

便，一天只有两班公交车通往市区。我们住

在村民家的两间土房里，用煤球炉自己做

饭。最常吃的就是面条，因为做起来最快也

最简单。”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消磨他们的热情，

在清理墓室的过程中，一个个惊喜接连出

现。最让葛明宇印象深刻的，是楚王骸骨的

发现。“盗墓者将玉衣拆散后，把楚王的遗

骨随意丢弃在棺床旁。我们仔细清理出头

骨、下颌骨、腿骨等，发现牙齿保存得特别

好。我用牙刷小心清理牙齿上的泥土，还能

清晰看到牙釉质的光泽。这为我们推断墓

主人的死亡年龄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

发现并非孤立事件。在 2025年 11月 5日江

苏徐州举行的第三届汉文化论坛“汉家陵

阙：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 30周年暨汉王

陵的考古成就”分论坛上，专家们透露了更

多汉代王陵考古的重要成果。山东大学考

古学院教授刘尊志在论坛上介绍，已知的

西汉诸侯王墓有 50多处、100座左右，东汉

诸侯王（后）墓 16 处、21 座，合计 60 余处、

约 120座。其中，徐州已经发现的汉代诸侯

王墓就有 10多座。

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史”

葛明宇感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考

古发掘也有遗憾，“如果现在重新发掘一

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加完善”。

这些遗憾，主要集中在当时技术条件

和认知水平的局限上。“最大的遗憾之一，

是我们对许多重要遗迹现象的记录不够充

分。”葛明宇举例，比如，陪葬墓中出土的 5
个鼎，按照周代礼制，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

鼎的数量和鼎内盛放的祭品都有严格规

定，但当时没有对鼎内的残留物进行科学

提取和分析。

再比如，楚王陵中出土的大量动植物

遗存——鱼骨、鸡骨、粮食等，当时只作了

简单的记录和采集，没有进行深入的物种

鉴定和成分分析。这些原本可以为了解汉

代饮食结构、农业经济等提供重要信息。

最让葛明宇感到惋惜的是竹简的损

毁，“我们曾经发现过带有文字的竹简，但

是出土后十几分钟就碳化消失了。如果放

在今天，我们一定会采用原址密封、实验室

开启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些珍贵的

历史信息”。

在葛明宇看来，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

发掘历程，折射出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

史”的深刻转变。“过去的考古工作更注重

珍贵文物的发现，而现在我们更关注遗迹

现象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考古学的目的

不是把精美的文物放进博物馆展柜，而是

通过实物资料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事实的

方方面面。”

这种转变在对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研

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现在知道，狮

子山不是一个孤立的墓葬，而是一个完整

的陵园体系。通过后续调查，我们又陆续发

现了楚王的王后陵墓、妃妾陪葬墓群、楚国

王室成员陪葬墓区、楚王陵区内大量陪葬

器物坑群、陵寝建筑等遗址遗迹，这些都是

理解汉代诸侯王陵及其葬制的重要考古资

料。”葛明宇说。

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
埋的文明重生

关于墓主人身份的学术讨论，葛明宇

在汉文化论坛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结合

西汉楚国历史、楚王世系，以及狮子山墓葬

形制、出土文物等综合因素分析，我认为墓

主人极有可能是汉景帝三年参与发动吴楚

‘七国之乱’的第三代楚王刘戊。该墓工程

浩大，但在建造上表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没有开凿完工，即匆匆

埋葬的迹象。这与当年楚王刘戊叛乱后非

正常死亡和匆忙下葬存在直接关系。”

不过，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所长刘照建在论坛上提出了不同看法：“结

合狮子山楚王墓选址优越性、墓葬形制原

始性，以及随葬器物规格之高、安葬礼仪之

隆重等特点，该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

的可能性最大。”这种学术争鸣，也正体现

了汉代考古研究的活跃与深入。

2024年 1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文物局）确定狮子山楚王陵为江苏省首批

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对于狮子山西汉楚王

陵未来的保护与利用，葛明宇有着许多期

许：“目前，楚王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大多收

藏在徐州博物馆，与遗址本体分离，这不利

于观众对楚王陵的整体理解。我们希望推动

建设狮子山楚王陵遗址博物馆，让分散在各

地的出土文物能够在原址环境中展示。”

葛明宇还希望能够以狮子山西汉楚王

陵为代表，推动汉代崖洞墓的联合研究和

保护。这种在岩石中开凿墓室的葬制，在全

国多地都有发现，如河北满城汉墓、山东曲

阜西汉鲁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广州

西汉南越王墓等。“大运河、丝绸之路等线

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也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借鉴。汉代崖洞墓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化遗产，其研究价值和保护意义应该得

到更多重视。”

作为亲历者，葛明宇深切感受到考古

学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现在强调‘让

文物活起来’，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考古发

掘和研究，还要做好成果的阐释和传播。这

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考古人的新使命。”

回顾 30 多年的考古生涯，葛明宇说：

“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永远给人期待、给人

希望。从当年那个趴在墓室里清理玉片的年

轻人，到今天致力于遗址保护利用的博物馆

馆长，我始终坚信，考古工作不仅是在发现

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通过我们的手，

让沉默的遗址说话，让深埋的文明重生。”

从红薯窖掘出汉王陵 中国考古从“挖宝”到“读史”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三十周年记

成昊（右一）与画娘讨论服装绘画。 受访者供图 孟璐璐在2025非遗品牌推广周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①1995年 1月，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主墓门前考古发掘现场，左上为葛明宇。

②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汉兵马俑陪葬坑（一号俑坑军阵）。

③葛明宇正在检查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库房兵马陶俑。

④1995年，狮子山西汉楚王陵考古发掘现场全景鸟瞰。

⑤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地宫主墓室地面一角，清除淤土后暴露的玉器。

⑥1995年 3月，葛明宇正在发掘清理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室遗物。 本文图片均由葛明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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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者说


